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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阿拉伯世界分裂之源

李 平 民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阿拉伯人代表候赛因以通信的形式

相互保证: 阿拉伯人支持英国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 而大英政府则支持除叙利亚西部及其他

少数地区外的阿拉伯世界的独立和统一。与此同时, 英国又与法国暗中签订了瓜分阿拉伯世界

的 《赛克斯—皮克协定》, 阿拉伯人依靠英国实现独立的梦想最终成为泡影。 《麦克马洪—候

赛因通信》在阿拉伯世界播下了分裂和动荡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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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stract:A lthough the H usayn-M cM ahon correspondence was notlegally binding on either side,

on June 5, 1916, H usayn launched the A rab R evolt against Turkey and in O ctober declared him self

“K ing of the A rabs.”Following the British m ilitary defeat at the D ardanelles in 1915, the Foreign

O ffice sought a new offensive in the M iddle East, which it thought could only be carried out by

reassuring the French of Britain’s intentions in the region. In February 1916, the Sykes-Picot

A greem ent was signed, which, contrary to the contents of the H usayn -M cM ahon correspondence,

proposed to partition the M iddle East into French and British zones of control and interest. U nder the

Sykes-Picot A greem ent, Palestine was to be adm inistered by an international “condom inium ”of the

British,French, and R uss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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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奥斯曼土耳其治下的阿

拉伯人代表与英国秘密谈判, 达成共同对奥斯曼土耳

其作战的 《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 幻想依靠英国

的支持实现民族的独立和统一, 建立一个包括阿拉伯

半岛、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内的阿

拉伯国家。但战争胜利带给阿拉伯世界的却是被英、

法瓜分的命运。 《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为阿拉伯

世界长期分裂、动荡播下了火种, 为第三世界的民族

复兴留下了深刻启示。

一、瓜分阿拉伯世界是英国的既定目标

早在 17 世纪初, 当地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

国趋向衰落之际, 西方列强就开始了对它的 “遗产”

的激烈争夺, 它们通过战争强占领土, 通过不平等条

约攫取治外法权, 通过召开 “东方问题”的国际会议

协调侵略步伐。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协约国实现瓜分奥

斯曼帝国的梦想提供了机会。在俄国提出对君士坦丁

堡和海峡区域的要求、意大利提出对巴尔干半岛西岸

和达尔马提亚沿岸的要求的同时, 法国也迫不及待地

提出它对叙利亚 (包括黎巴嫩和整个巴勒斯坦) 的要

求。

英国对巴勒斯坦也早有野心。1869 年苏伊士运

河的开通, 1882 年英国对埃及的军事占领, 使巴勒

斯坦的战略地位对英国更为重要。为保证运河的安

全, 英国早在 1906 年就把埃及的边界越过西奈半岛

扩展到腊法和亚喀巴一线。英国的皇家工兵团以 《开

发巴勒斯坦基金会》的名义在 19 世纪末就已完成了

对巴勒斯坦的全面考察, 绘制了用于军事目的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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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关于巴勒斯坦的战略地位, 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曾

说过, 它是 “通往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军事大门”。

英国基钦纳勋爵在 1912 和 1913 年间已确信, 如果奥

斯曼帝国崩溃, 那末 “北起海法和阿克, 南达亚喀巴

的南部叙利亚地区 (即整个巴勒斯坦), 从政治上和战

略上考虑, 对大不列颠帝国来说将是一份必不可少的

宝贵财产”。[1](p.3)

在法国提出它对叙利亚的要求的同时, 英国的战

时内阁委员会多次举行夺取 “战利品”问题的会议,

并于 1915 年 4 月 8 日从外交部、印度事务部、陆军

部、海军部和贸易委员会等部门任命一部分高级官员

组成了一个委员会, 以东方问题专家、副外交大臣助

理莫里斯·德邦森担任主席, 专门讨论英国对土耳其

的亚洲属地的要求。自 4 月中旬至 5 月底, 德邦森委

员会共举行了 13 次会议, 最终正式提出了它的报告

书, 认为英国必须控制的地区是: 从波斯湾到摩苏尔

省最北部的整个伊拉克; 从伊拉克到地中海沿岸的地

区, 其大致边界是: 从南部穿过科威特—亚喀巴—塞

得港(包括整个西奈半岛)一线,在北部从摩苏尔省的最

北端向西南延伸, 直抵德拉, 再经太巴列湖北部到海

岸,它包括阿克—德拉一线以南的整个东西巴勒斯坦。

关于巴勒斯坦需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该报告提出两

个基本理由:(一)英国需要一个从地中海到美索不达米

亚的中间地带, 主要是方便波斯湾的运输和对付可能

来自俄国的威胁;(二)不允许法国在毗邻红海、阿拉伯

半岛和波斯地区获得任何立脚点。[2](p.182)

《德邦森报告书》是英国关于瓜分奥斯曼帝国亚

洲属地的详细计划及对战后中东新秩序的详细分析,

巴勒斯坦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德邦森报告

书》不仅分析了巴勒斯坦对英国控制中东的重要战略

地位, 也认识到它的 “复杂性”及英国夺取它将会遇

到的 “巨大困难”。他认识到法国将是英国在巴勒斯

坦的最有力竞争对手, 尽管 “我们今日的盟友也许是

我们明日的敌手”, 但英国对于法国在巴勒斯坦的要

求 “绝对不能让步”。报告书虽然没有为英国夺取巴

勒斯坦提出具体建议, 但它认识到夺取巴勒斯坦只能

通过政治手段: “设想将会有一种反对力量使法国拥

有巴勒斯坦的要求被拒绝⋯⋯。这种反对力量是那样

强大, 使法国的要求相对于英王陛下政府的要求而无

效”。[3](p.207)

该报告书提出后, 德邦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马

克·赛克斯携带它立即被陆军大臣基钦纳派往中东,

去寻找排除法国拥有巴勒斯坦的强大 “反对力量”。

英国所找到的排挤法国的强大 “反对力量”就是阿拉

伯人和犹太人。通过 《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和

《贝尔福宣言》, 英国以帮助阿拉伯人独立和犹太人建

立民族家园为名排斥了法国, 同时又以保护阿拉伯人

的利益为借口反对犹太人把巴勒斯坦攫为己有; 英国

通过 《赛克斯—皮科协定》和 《贝尔福宣言》, 以维

护盟国法国的利益和帮助犹太人 “回归锡安山”反对

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独立, 从而使

《德邦森报告书》得以实现。

二、英国在中东战略中对阿拉伯民族主义

“盟友”和 “对手”的两难定位

早在 19 世纪上半叶, 在西方传教活动的影响下,

叙利亚知识界, 特别是黎巴嫩的基督徒, 纷纷兴办学

校, 创办报刊, 建立印刷厂, 开展学术活动。他们号

召复兴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学, 提倡研究阿拉伯历史

和文化, 推动了阿拉伯民族的觉醒。19—20 世纪之

交, 一些志在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的秘密

组织开始成立, 贝鲁特和大马士革成为阿拉伯民族主

义运动的中心。

1911 和 1913 年先后出现了对阿拉伯民族运动影

响最大的政治组织法塔特 (青年阿拉伯协会) 和阿赫

德 (盟约社)。前者的主要成员是上层知识界人士。后

者的成员主要是陆军军官。1913 年, 由法塔特发起,

在巴黎召开了首届阿拉伯会议, 出席者为不同政治派

别和宗教信仰的阿拉伯代表。这次会议为以后阿拉伯

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速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

动的发展, 它决心完全脱离土耳其、争取建立独立、

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但是,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决定

利用战争形势争取独立时, 已经意识到帝国主义乘机

对阿拉伯地区进行侵略的可能, 因此, 法塔特的高级

委员会在赞同独立的决议案上加上了如下保留: “万

一欧洲的阴谋看来是要付诸实施的时候, 本社团决定

站在土耳其一边工作, 为的是要抵制任何性质或任何

方式的外国渗透。”同样地, 这时住在埃及的阿赫德

的领导人阿齐兹·米斯里也向阿赫德的主要成员下达

警告, 叫他们不要被唆使去对奥斯曼帝国采取敌对行

动, 因为它的参战将使阿拉伯各省易被欧洲征服; 他

们势必要和土耳其站在一边, 直到获得有效的保证来

对付欧洲的阴谋。他说: “当外国人对我们的要求不

予答复和听而不闻, 而只是凝视窗外时, 我们要特别

小心谨慎以免他们的阴谋得逞。”[4](p.150)英国的东方官员

们 “感受到了阿拉伯人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 他们

绝不允许阿拉伯民族独立的烈火任意燃烧。当时英国

驻开罗的东方事务秘书斯托斯和和阿拉伯事务局局长

克莱顿在土耳其参战不久同阿齐兹·米斯里和其他阿

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商谈有关发动阿拉伯人起义问

题, 他们得知阿拉伯人起义的中心将是美索不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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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最终目标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独立和统一, 英国

政府不允许他的谈判人答应阿拉伯人的要求。

土耳其参战后不久, 英国就把施展阴谋的目标放

在了侯赛因·伊本·阿里的身上。侯赛因出身于哈希姆

家族, 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第 37 代后裔。他的许

多祖先都曾因担任穆斯林圣地麦加的监护人而被称为

谢里夫。侯赛因与土耳其统治者的矛盾由来已久。阿

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他统治时期 (1876—1909 年)

恢复专制制度, 推行泛伊斯兰主义, 迫害少数民族,

他强迫一些他认为有可能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有联系

的阿拉伯家族领袖住在君士坦丁堡, 置于严密的监视

之下, 其中就有侯赛因。侯赛因作为人质在君士坦丁

堡幽居了 15 年 (1893—1908 年)。1908 年在青年土耳

其党人坚决请求下, 哈米德任命侯赛因为汉志埃米尔

和麦加谢里夫。但是,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

侯赛因已与汉志各部落相联合, 牢固地巩固了自己的

地位, 禁止青年土耳其党人干涉他的政务。

对英国来说, 与哈希姆家族的侯赛因结盟, 不仅

具有巨大的军事意义, 更有巨大的宗教意义和政治意

义。当时 “世界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仍然是十分深厚

的”, 而且它常常是殖民地人民团结斗争、反抗帝国

主义的旗帜。土耳其苏丹以哈里发的名义发出的 “圣

战”号召 (1915 年 11 月 14 日) 有可能导致法国统治

下的北非的穆斯林、英国统治下的埃及、苏丹和印度

的穆斯林及俄国统治下的中亚细亚的穆斯林造反。对

“圣战”号召的影响最为忧虑的是英国, 当时它统治

下的印度的穆斯林达 7000 万人, 埃及和苏丹的穆斯

林达 1600 万人, 它的军队中有许多来自印度、埃及

和苏丹的穆斯林, “们从精神上是忠于敌人和敌方拥

有的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圣城的”。当时陆军大臣基钦

纳勋爵、英国驻印度总督查尔斯·哈定爵士以及英国

驻苏丹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将军都为哈里发的

“圣战”号召而忧虑, 要求英国考虑伊斯兰教与土耳

其的复杂关系, 无论如何不能使穆斯林的朝圣活动停

止, 应该保证对协约国的穆斯林臣民开放, 以显示这

次战争和宗教信仰无关, 并显示土耳其统治下的穆斯

林与协约国的 “友好”关系, 欧洲人 “绝不再发动或

鼓励反对它们的信仰的十字军东征”。他们认为,

“假若这两个圣城不在敌人手里, 假若通向这里的道

路得到保证, 那么对帝国的危险就可以被排除。”侯

赛因的哈希姆家族出身和拥有的圣城谢里夫头衔使侯

赛因在阿拉伯半岛内外享有极高威望, 皇家海军部的

W·萨斯比亚上校对此曾有过描述, 他说, 假若在麦

加的那个被普遍承认的 “先知的后裔”发布 “圣战”

号召, “其影响将是不可预料的和无法估计的。⋯⋯

至少可以唤起整个阿拉伯世界。”[5](p .13)

英国需要侯赛因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 即企

图把侯赛因作为英国在中东侵略扩张的工具, 英国可

以为自己在中东的侵略扩张披上 “支持”、 “同情”

阿拉伯人的外衣, 使阿拉伯人成为排挤法国和其他列

强的强大 “反对力量”。英国背着自己的盟友法、俄

单独和侯赛因谈判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英国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东政策也证明了这一点。

最早策划鼓动阿拉伯人起义的是当时英国驻埃及

总领事基钦纳勋爵, 他早就知道侯赛因企图寻求英国

的支持以摆脱土耳其的控制。当奥斯曼帝国于 1914

年 8 月 2 日同德国缔结秘密同盟条约, 参战的迹象越

来越明显时, 已经回国任陆军大臣的基钦纳于 9 月

24 日和 10 月 31 日发出了两封历史性的电报, 开始

了英国与侯赛因的谈判。在 9 月 24 日的电报中, 基

钦纳要斯托斯派密使到侯赛因的次子阿卜杜拉亲王那

里, 询问他如果土耳其政府被德国牵入反对英国的战

争, 他和他父亲以及阿拉伯人将站在那一方。斯托斯

立即派密使 X 携信前往麦加, 10 月中旬将斯托斯的

信交给侯赛因。侯赛因对英国的代表表示了友好, 但

同时谨慎地试探了英国合作的条件。侯赛因告诉斯托

斯的密使 X 说: “奥斯曼帝国对我们施之以仁, 我

们对她报之以义。⋯⋯我的心对斯托斯是敞开的

⋯⋯, 伸给我们一只援助的手, 我们绝对不会帮助那

些压迫者。相反的是, 我们应该帮助那些行善的人。

安拉给我们的圣诫是: 对伊斯兰和穆斯林行善———除

了安拉我们无所敬畏。” [6](pp .164-166)

得知侯赛因愿意同英国 “密切联合”的友好态度

后, 基钦纳勋爵在 10 月 31 日的电报中, 明确表达了

对侯赛因的 “许诺”: “假若阿拉伯民族在这场土耳

其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中帮助英国, 英国将保证: 不

干预阿拉伯半岛事务, 并帮助阿拉伯人反对一切外来

侵略。”信中还说:“也许一个真正的阿拉伯种族的阿拉

伯人将在麦加或者麦地那担任哈里发, 在安拉的帮助

下,现在发生的一切罪恶也许会彻底被消除。”[1](p.4)

基钦纳勋爵对侯赛因的 “不干预阿拉伯半岛事

务” 和支持 “一个真正的阿拉伯种族的阿拉伯人将

在麦加或者麦地那担任哈里发”的许诺是与 《德邦森

报告书》的基调是一致的。如前所述, 《德邦森报告

书》不仅强调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是英国必须控

制的地区, 承认叙利亚为法国控制的地区外, 还明确

地谈到了 “阿拉伯问题”。 《德邦森报告书》第 7 条

写道: “保证阿拉伯半岛和穆斯林圣地由独立的穆斯

林 (政治实体) 统治。基于此, 我们将探索一个解决

办法, 这个办法将能引起印度穆斯林的兴趣, 或至少

不至引起他们的反对; 这个办法将为哈里发问题提供

令人满意的结论。”[7](pp .26-27) 《德邦森报告书》中的 “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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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穆斯林统治”的概念是极为模糊的, 对它的性

质、范围并没有明确解释。但是, 可以肯定, 它并不

意味着一个统治整个阿拉伯半岛的独立的阿拉伯国

家, 因为此时英国已经与沿岸及其内地、英国直接占

领地亚丁周围的大大小小的酋长们签订了协议, 迫使

他们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 《德邦森报告书》第 3 点

专门谈到了英国在这些酋长国内的利益, 要求贯彻

“已经给予的, 或者正在考虑的”的许诺, 即给他们

提供物质上的支持, 而英国掌握他们的对外事务。

最早把 “独立的穆斯林统治”解释为 “独立的主

权穆斯林国家”的是英国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

1915 年 4 月 14 日格雷给英国驻开罗高级专员 麦克马

洪一信, 并让他转告英国驻苏丹喀土穆高级专员①温

盖特: 要使阿拉伯人知道, “英王陛下政府将保证,

缔结和平条款的一个基本条件是, 阿拉伯半岛和它的

穆斯林圣地将保持在一个独立的主权穆斯林国家手

里。”但他又补充说: “在这个阶段, 确切的多少领

土应该包括在这个国家里, 是不可能确定的。” [3](p .209)

英国 “不干预阿拉伯半岛事务”的许诺远远不能

满足侯赛因的要求, 他的雄心是建立一个庞大的阿拉

伯帝国。侯赛因一方面借口受到来自埃及和苏丹的英

国军队的威胁, 拒绝对哈里发的圣战号召表示公开支

持, 一方面又加紧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进行联系。

1915 年春天, 侯赛因令他的第三子费萨尔以因公出

差为名, 北上到君士坦丁堡和大马士革探测奥斯曼当

局和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双方的意向。该年 3 月底和 5

月底, 费萨尔两次在大马士革停留, 在那里与阿拉伯

民族主义组织阿赫德和法塔特建立了联系, 并同他们

签订了一个联合议定书, 史称 《大马士革议定书》。

该议定书向英国提出了阿拉伯人反叛奥斯曼帝国的条

件: “大不列颠承认阿拉伯国家的独立”, 它的疆界

包括西奈半岛以东和以北的、说阿拉伯语的奥斯曼帝

国亚洲部分, 即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

坦。

三、《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 阿拉伯世界

分裂、动荡的火种

1915 年 7 月 14 日, 侯赛因根据 《大马士革议定

书》致信英国驻开罗的高级专员麦克马洪, 从此正式

揭开了著名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的序幕。双方共

交换信件 10 封, 延续到 1916 年 3 月。在 7 月 14 日

的第一封通信中, 侯赛因提出的阿拉伯人与英国结盟

的条件是: (一) 英国承认下述疆界内的阿拉伯国家

的独立: 北界, 自梅尔辛—阿达纳—乌尔法—马尔

丁—阿马迪亚, 直到波斯湾边界; 东界, 从波斯边界

至巴斯拉湾; 南界, 印度洋 (亚丁仍为英国属地); 西

界,沿红海、地中海到梅尔辛。 (二)侯赛因政府承认英

国在阿拉伯国家内享有 15 年经济上的优先权。(三)英

国和阿拉伯国家签订联合防御条约。 (四)英国同意废

除外国在阿拉伯国家内享有的特权。 最后,侯赛因向

英国提出一个“最后通牒”式的要求, 要求英国政府在

“30 天内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复, 假若英国的答复超

过了这个期限, 他们将采取自由行动”。[8](pp.3-4)

英国并没有被侯赛因的 “最后通牒”所吓倒。直

到 8 月 30 时, 麦克马洪才给侯赛因以 “否定”的答

复, 声称 “在激烈的战争期间花费我们的时间对边界

问题那么详细地进行讨论显然不成熟”, 而只是表示,

英国愿意随时给予阿拉伯人起义以物质上的帮助。

侯赛因在 9 月 9 日对麦克马洪 8 月 30 日的避而

不谈边界问题的信表示了不满, 再次强调确定边界的

重要性。侯赛因指出, 麦克马洪的答复 “意义是含糊

的, 调子是冷淡的和犹豫不决的”, 推迟讨论边界问

题是 “没有用的和浪费时间的”, 强调边界问题以及

其他一些阿拉伯人的权利问题是英、阿谈判的关键问

题, 需要首先讨论。

此时英、法在中东战场的接连失利有利于侯赛因

在谈判中提出较高的要价。1915 年春天, 英、法联

军在加利波利半岛遭到土耳其和德国军队的优势火力

和顽强抵抗, 损失惨重, 1916 年 1 月被迫从海峡区

域撤退。在苏伊士运河区域, 在 1916 年以前英军一

直处于守势。在美索不达米亚, 汤申德率领的一支英

国大军手 1915 年 11 月在巴格达南面吃了败仗, 并于

1916 年 4 月在土耳其第 6 军的围攻下在库特阿马拉

投降。

迫使英国在谈判中作出让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的增强和阿拉伯人争取民族独立

的决心。当时在加利波利半岛的土耳其军队中大部分

士兵是阿拉伯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土耳其军队几乎

全部由阿拉伯人组成, 而民族主义组织阿赫德在土耳

其军队中的阿拉伯士兵中具有广泛的影响。英国通过

秘密接触阿赫德领导人法罗奎, 认识到阿拉伯民族并

不是一个 “思想里没有团结概念”的民族; 阿赫德和

法塔特都已正式宣布: 忠于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 他

们的共同目标是实现土耳其统治下的阿拉伯世界的独

立。1915 年 lO 月 12 日, 约翰·马克斯韦尔将军在给

伦敦陆军部的电报中说: “在军队和阿拉伯酋长中有

一个有相当影响的有力的组织, 即青年阿拉伯委员

会, 似乎已决定: 行动的时刻到来了⋯⋯假若他们的

提议被拒绝, 或者继续推迟答复, 那么这个阿拉伯组

织就会投向敌人的怀抱并配合他们工作, 这将意味着

马上激励起宗教感情, 最终结果很可能是真正的圣

战。”基钦纳不到 24 小时就回电马克斯韦尔将军:

“政府渴望着在使阿拉伯人满意的情况下处理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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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请电告我关于他们的主要要求及他们与麦克马

洪讨论的情况。你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阻止阿拉伯人

对英国传统忠诚的疏远。”[3](p .246)

英国中东战场的失利和秘密接触法罗奎, 不得不

对侯赛因的关于阿拉伯国家的疆界和地位要求作出答

复。10 月 18 日, 麦克马洪就答复信件的内容请示外

交部: “英国承认阿拉伯人独立的原则, 即在英国的

指导和控制下, 在麦加的谢里夫所宣称的疆界内, 在

不损害她的盟国的利益的范围内英国可以自由行动。”

10 月 20 日, 外交部致麦克马洪的答复信, 详细列出

了英国在与阿拉伯人谈判中需要 “保留”的清单:

“你可以按照你所建议的方针, 除了有关我们的盟国

的保留外, 给予热诚的保证。⋯⋯关于阿拉伯半岛和

圣地, 没有保留, 你说起来没有困难。对北部、西部

边界, 你无论如何必须提出普遍的保留。至于美索不

达米亚, 所提出的英国控制的势力范围, 即巴士拉

省, 由于在巴格达省的特殊利益而需要扩展, 实际上

是将要占领的地区。我们与阿拉伯酋长们签订的那些

条约当然要维持不变。” [3](p .247)

麦克马洪接政府指示后, 为阻止阿拉伯人的疏

远, 于 10 月 24 日致函侯赛因, 以复杂难解和模糊不

清的措辞对他提出的疆界要求提出 “修正”后予以

“保证”:

“梅尔辛和亚历山大勒塔两个地区, 以及大马士

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等地区以西的叙利亚部

分, 不能被视为纯粹的阿拉伯地区, 应该被排除在所

要求的疆界之外。由于上述修正, 而且不得损害我们

与阿拉伯酋长们所签订的条约, 我们承认那些疆界。

在不损害其盟邦法国利益的边界以内的地区中大不列

颠可以采取自由行动, 至于这些地区, 我受权代表大

不列颠政府提供下列保证, 并对你的来信回答如下:

1, 经上述修正, 大不列颠愿意承认和支持由麦

加谢里夫所要求的疆界内的阿拉伯人的独立。

2, 大不到颠将保证圣地免受任何侵略, 并将承

认它的神圣性。

3, 当局势许可时, 大不列颠对阿拉伯人提出建

议并帮助他们在那些地区建立合适的政府形式。

4, 另外, 应当理解, 阿拉伯人已经决定仅仅寻

求大不列颠的建议和指导。同时, 为采取英国的行政

管理方式所需要的欧洲顾问和官员, 也将都是英国

人。

5, 就巴格达和巴士拉两省来说, 鉴于大不列颠

在那里已确立的地位和利益, 阿拉伯人将承认, 那里

须要作特别的行政安排, 目的是为了使这些地区免受

外来侵略, 为当地居民谋求福利和保证我们之间的经

济利益。”[9](p .8)

侯赛因在 11 月 5 日给麦克马洪的信中同意把梅

尔辛和阿达纳两个地区排除于阿拉伯国家疆界之外,

同意英国在巴格达和巴士拉两省享有的特殊地位, 还

愿意尊重英国与阿拉伯酋长们所签订的条约, 但坚持

认为 “阿勒颇和贝鲁特两个省以及它们的沿海纯粹是

阿拉伯人的”。

关于侯赛因对阿勒颇和贝鲁特两个省区所持的强

硬态度, 麦克马洪在 12 月 14 日的信中的回答是:

“由于这两个省区涉及到我们的盟邦法国的利益, 所

以需要慎重考虑, 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将来适当时期通

知你。” [9](p .12)

侯赛因在 1916 年 1 月 1 日的信中同意把 “涉及

法国利益的贝鲁特和它的沿海地区”留待战后解决,

但声明, “贝鲁特居民将永远不会同意这样的肢解

⋯⋯, 在那些地区, 决不对法国或任何其他大国作丝

毫让步, 决不放弃一寸土地”, “我们认为, 一俟战

争结束, 我们应该向你们要求现在留给法国的贝鲁特

和它的沿海地区”。[9](pp .13-14) 在此后两个月的三次通信

中没有再谈起边界问题, 双方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对土

耳其进行战争所需要的实际措施上。1916 年 6 月 5

日, 侯赛因率众起义, 并自称为 “阿拉伯国王”。②

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是一个长期引起争论的文

件, 尤其是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无论是法罗奎—克莱

顿谈判, 或者是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 都没有专门

谈到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人确信巴勒斯坦是包括在

英国所许诺给阿拉伯人的地区内的, 可是英国政府却

拒绝承认曾经把巴勒斯坦许诺给阿拉伯人, 其理由是

在通信中 “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等地区

以西的叙利亚部分”是排除在侯赛因所要求的疆界之

外的。然而阿拉伯却争辩说, 巴勒斯坦实际上并不在

大马士革以西, 而是在大马士革的南部。而英国人分

辩说, 英语中的 district (地区) 在通信中的意思是和

土耳其语的 vilayet (省) 的意思是一样的, 大马士革

地区, 就是指的大马士革省,即叙利亚省,因为大马士

革是大马士革的首府。巴勒斯坦正是大马士革省的西

部的 “叙利亚部分”。而阿拉伯人反驳说, 即使大马

士革 “地区”就是叙利亚省, 阿勒颇 “地区”就是阿

勒颇省, 但历史上从来没有 “霍姆斯省”和 “哈马

省”; 霍姆斯、哈马、大马士革都属于叙利亚省的城

市; 而且, 麦克马洪在通信中提到巴士拉和巴格达两

省时, 使用的是 vilayet而不是 district; 更何况巴勒斯

坦的最重要的部分是耶路撒冷特别行政区, 它既不属

于阿勒颇省, 也不属于大马士革省或贝鲁特省, 如果

把巴勒斯坦排除在外, 就应该在信中提到耶路撒冷特

别行政区。

在西方有一个流行的看法, 特别是在美国,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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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原来是想把巴勒斯坦包括在许诺给阿拉伯人独

立的地区之内的。美国学者阿马加尼在他的著作中写

道: “由于 1964 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披露了供

研究用的 《韦斯德曼文件集》, 这一场有名的争论可

能得到解决。那个集子收入了两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

是英国外交部情报局准备的供出席巴黎和会的英国代

表团用的。这两个文件⋯⋯落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教

授、也是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的威廉·韦斯德曼的

手里。该文件明确说明巴勒斯坦包括在英国向阿拉伯

人所作的保证之内。”[10](p .249)但是, 持反对意见者认为,

该文件系备忘录, 体现情报局顾问们的意见。不管这

些文件多么有根有据, 但它们绝不能构成英国政府的

成熟观点, 正如国务院相类似的备忘录不能代表美国

政府的官方成熟观点一样。

关于这个激烈争论的问题, 麦克马洪曾于 1937

年 6 月 23 日在 《泰晤士报》上发表一个关于 “麦克

马洪许诺”的声明, “我没有想把巴勒斯坦包括在许

诺给侯赛因的阿拉伯人独立地区内。我也有充分的理

由相信, 当时国王侯赛因实际上充分理解我的许诺是

不包括巴勒斯坦的。” [9](p .19)

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的某些秘密情节至今仍未

完全为世人所知。这些信件总共 10 封, 其中双方各

写 5 封。麦克马洪的英文原件在开罗官邸译成阿拉伯

文后送交侯赛因, 侯赛因的阿拉伯文原件到达开罗后

译成英文。1939 年 2 月, 来自埃及、伊拉克、巴勒

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代表团在伦敦与英国政府

讨论巴勒斯坦问题, 从 1939 年 2 月 7 日到 5 月 17

日, 双方在詹姆斯宫共举行了 14 次会议, 以巴勒斯

坦会议而著名。在这期间, 英国将麦克马洪信件的

10 封英文复印件和 7 封阿拉伯文复印件交给阿拉伯

代表团, 并随后公之于众。英国政府声称, 编号为

1、3、8 的 3 封信件 “在外交部的档案里没有找到”。

其中编号为 1、3 的为侯赛因信件, 编号为 8 的为麦

克马洪信件。所能见到的 3 封侯赛因的阿拉伯文信件

都没有署名。所公布的 10 封英文信件均注明是 “译

文”, 其中 5 封为麦克马洪所收到的侯赛因信件的英

文译文, 另外 5 封为麦克马洪的阿拉伯文信件的英文

译文。

就所公布的麦克马洪信件分析, 英国政府和麦克

马洪完全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辩护。第一, 麦克马洪

从来没有许诺侯赛因作为他所要求的地区的统治者。

第二, “大马士革、霍姆斯、啥马和阿勒颇等地区以

西的叙利亚部分”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第三, 麦

克马洪在 1915 年 10 月 24 日的信中有一个突出的附

带条件, 即 “在不损害他的盟邦法国的利益的边界

以内的地区中大不列颠可以采取自由行动, 至于这些

地区, 接受权代表大不列颠政府提供下列保证”。第

四, 麦克马洪提出, “大不列颠将保证圣地免受任何

外来侵略并承认它的神圣性”。

从 《德邦森报告书》和基钦纳劝说侯赛因反叛奥

斯曼帝国的电报看, 英国是不允许肥沃新月地带的阿

拉伯人独立的。而 1915 年 10 月 20 日英国外交部给

予麦克马洪的指示是: “关于阿拉伯半岛和圣地, 没

有保留, 你说起来没有困难。对于北部、西部边界,

你无论如何必须提出普遍的保证”。为了把叙利亚和

巴勒斯坦排除在侯赛因所要求的疆界之外, 麦克马洪

在致侯赛因的信中有意用了大量的富有伸缩性的、模

棱两可的、有时是自相否定的措辞, 以导致侯赛因对

英国许诺的错误理解。事实上, 许多直接参与其事的

英国官员对麦克马洪蒙骗侯赛因的意图都有过论述。

阿拉伯起义军的英国顾问 T·E·劳伦斯③曾写道: “我

不但不为我们共同所做的事情感到骄傲, 反而不断地

感到非常惭愧。⋯⋯很明显, 如果我们打赢了这场战

争的话, 这些诺言将是一张废纸。假若我当了阿拉伯

人的可靠顾问, 我一定会力劝他们回老家去, 不要把

性命当儿戏了。”[11](p .24) 在约旦创建并指挥阿拉伯军团

的英国军官格拉布也曾写道: “在这一系列的通信

中, 看来英国方面始终认为谢里夫侯赛因的要求是太

过分了。英国方面把他看作一个地方的阿拉伯王公,

他由于起而反抗土耳其人而获得了汉志的统治者的地

位, 已经应该心满意足了。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信

中主动提出英国保护圣地不受侵略这一事实, 说明了

英国方面认为, 如果能使谢里夫保持住汉志的统治

权, 他就会很知足了。谢里夫要求除了汉志以外还要

统治叙利亚和伊拉克, 这大概是被认为很荒谬的。”
[12](p.50)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赛克斯也写道.在巴勒斯坦

的大多数英国官员都感到英国人 “用巧妙的欺骗手

法”使自己在那里站住脚跟。[13](pp .84-88) 直接参与麦克

马洪—侯赛因通信的英国驻开罗情报局局长克莱顿,

在 1916 年春天写给英国驻喀土穆高级专员温盖特的

信中谈起与侯赛因的通信时说: “幸运的是, 我们极

为谨慎地什么也没保证。” [14](p .7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叙利亚和黎巴嫩成为法国的

委任统治地, 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

地, 阿拉伯独立和统一的梦想彻底破灭了。阿拉伯人

把 《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看作是一个骗局, 在他

们的心目中, 没有一个词比帝国主义更卑贱或者更受

人唾骂的了, 连麦克马洪本人也不敢承认自己参与

“阿拉伯运动”是一件光彩的事, 自称那是他 “一生

中最不幸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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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而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是逐渐瓦解南方传统的家长主义思想体系的利器。布鲁斯音乐承认爱的肉体一面, 我

行我素地寻求被上南部白人乡村音乐丢失的强烈的感官刺激。布鲁斯和即兴舞是下层黑人在追求中产阶级黑人

试图抛弃的狂野和反抗中创造的黑人文化的新美学, 黑人文化的精髓也正是在下层黑人的这种 “黑化”坚持中

得到保持和发扬。正如著名布鲁斯歌手玛 蕾妮 (M a R ainey) 大声唱的: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海洋, 就不要在我的海里钓鱼。

不要喜欢我的海洋, 不要在我的海里钓鱼。

离开我的山谷, 让我的山岳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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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1882—1994 年, 英国占领下的埃及名义上宗主权仍属奥斯曼帝国, 实际上英国驻开罗总领事是最高统治者。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后, 英国宣布埃及为保护国, 英国驻开罗总领事改称最高专员。英国驻开罗第一任高级专员为亨利·麦克马洪。

②英法意三国于 1917 年 1 月 3 日用联合照会通知侯赛因, 三国只承认他为汉志的国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在英

国的保护下, 侯赛因的两个儿子费萨尔和阿卜杜拉分别成为伊拉克和外约旦国王, 而侯赛因则被英国支持下的沙特国王赶出

汉志。

③英国驻开罗阿拉伯事务局官员, 阿拉伯起义军英国顾问, 利用阿拉伯人反对法国占领叙利亚, 以 “阿拉伯人的劳伦

斯”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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